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鼹鼠爱挖掘，早晨，它挖到一个金币，“见鬼，
我不要。”它饿了一上午。中午它挖到了蛇的家，整
个下午，它躲在黑暗的角落，心怦怦地跳。晚上，它
挖到了两个土豆，一个很有水分，另一个干旱得像
石块。它啃完了有水分的土豆，又抱着像石块一样
的土豆睡着了。快乐、安全的感觉伴随着它。

遇见羊
夏天，我遇见一只羊，它已经年迈，我把花环

戴在它的脖子上。风吹着它长长的胡子，它给我讲
羊儿流浪的故事，直到月亮升起。我陪它一起数星
星，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数着数着，羊数错
了，数成了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然后，羊睡
了。我为羊搭起帐篷，悄悄地离开。

青蛙的生活
春天，青蛙造了泥房子，雨来了，泥房子塌了，

青蛙在雨中流浪。夏天，青蛙造了荷叶房子，阳光
下，荷叶房子枯萎了，青蛙又开始流浪。秋天，青蛙
造了草房子，风来了，草房子也飞走了，青蛙还要去
流浪。冬天，青蛙不再流浪，它要去泥土里啦，那里
黑黑的、暖暖的。青蛙就是这样生活的，它很快乐。

起床啦
树上有五个鸟窝，鸟窝里住着五只乌鸦。小猪

撅着屁股，趴在树底下睡觉。五只乌鸦飞下树，落
在五只小猪的屁股上。“笃、笃、笃、笃、笃。”乌鸦啄
小猪的屁股，“起床啦，太阳晒屁股啦！”“骨碌，骨
碌，骨碌，骨碌，骨碌碌。”五只小猪醒来了。“你好！
乌鸦。”“你好，小猪”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蛇
蛇经过草地，蛤蟆害怕得一动不动，像一块怪

石；蛇经过村庄，猫吓得钻进烟囱，白猫成了黑猫；
蛇经过沙漠，印迹像一道道闪电。蛇吐信，咝咝作
响。蛇说：“为什么谁都避开我？”有一个流浪汉吹

着笛走来，笛声悠扬，蛇随着笛声跳舞。流浪汉、蛤
蟆和猫都懂了：其实，蛇也很孤独。

迷宫
蚯蚓有一个地下迷宫，如果去拜访它，请带着

萤火虫；蜘蛛有一个网的迷宫，如果去拜访它，请
穿防粘靴子；田鼠有一个油菜花迷宫，如果去拜访
它，请带蓝蝴蝶；猎人有一个森林迷宫，如果去拜
访他，请带一条狗；我有一个草地迷宫，如果要拜
访我，只要轻轻走路，不踩坏小草，那就请进来。

蜘蛛的角落
老蜘蛛住在安静的角落，住在一起的还有小

草花，除了老蜘蛛，谁也不在意一棵草的花。猫来
了，它总抓坏蜘蛛网，老蜘蛛只好一遍一遍重新
织，它很忙很忙。终于，它把丝拉得长长的，一、二、
三，它要晃到墙的另一边去。可是，老蜘蛛发现，角
落里还有带不走的小草花。老蜘蛛不走了，它愿意
很忙很忙。

晚出生的向日葵
晚出生的向日葵长不大，开着小小的黄色花

盘，孤独地站在风里，它慢一拍，所以被认为多余。
但它仍然向着阳光的方向。羊饿了，吃光了它的叶
子和花瓣，不，还剩最后一片花瓣，但它仍然向着

阳光的方向。画家见了，画了一幅画：一株向日葵
站在风里，最后的花瓣向着落日方向。它留在画
里，它不多余。

梦想
鱼不想住在树的倒影里，它梦想像鸟一样生

活；狮子梦想拥有好脾气，小动物们不再怕它；狗
梦想自由自在，到处流浪；老鼠梦想在地板上散
步，和猫成为朋友；蚯蚓梦想学会写698几S，甚至
是凹和凸。它们希望：谁都不要笑话它们，谁都可
以拥有一个梦想。

下雪啦
下雪啦，爸爸穿上风雪大衣，飞回了家。妈妈

在校门口接我，我们撑着伞飞回家。爷爷在路口等
我们，看我们飞过，像陀螺一样转回家。奶奶做了
一桌菜，她说：“小猫不回家，谁也不许吃。”小猫贪
玩走远啦，它不会飞，也不会旋转，所以最后到家。
大家说：“没关系，小猫咪。晚餐吃鱼。”

爷爷和仓库
爷爷住在仓库里，每天赶走想进仓库的麻雀

和小野兔。后来，仓库被搬空废弃了，爷爷也搬
走了。没多久，爷爷想回仓库住啦，他回来的时
候，看见仓库四周开满了金色的蒲公英花，小野

兔正在浇水，麻雀站在屋顶唱欢迎的歌。爷爷
说：“我总是赶走你们，你们却欢迎我。真是太
让人意外了。”

黑猫乌云
有一朵乌云，样子像黑猫，啊呜啊呜叫着，霸

道地把白云装进大口袋。他来到田野，把白云送给
稻草人当棉衣。来到工厂，把白云送给工人当沙
发。来到街边，送给孩子一人一朵棉花糖。小偷抓
住了乌云黑猫，偷走他的白云，乌云黑猫变成大大
的雨点，淋得小偷逃跑了。霸道的乌云黑猫不见
了，大家好想它。

写满字的裙子
女孩用小布头为树上的小鸟做了一条裙子，

裙子上画满了小鸟爱唱的高音符。她又做了一条
树叶裙子，送给树下的兔子。丑丑的小蛇也想得到
连衣裙，但它担心吓着女孩，躲在树洞里不敢出
来，可它也得到了女孩编的草裙。只有女孩自己没
有裙子啦。大家一起用报纸为女孩做了一条裙子，
一条写满字的裙子。

呼噜噜
呼噜噜——大榕树发出很响的呼噜声；呼噜

噜——小松树发出很轻的呼噜声。 猫、猪、兔听
说了，轻轻走进森林，好奇地坐在两棵打呼噜的树
旁。这时候，呼噜声停止了，大榕树的门打开，钻出
一头大熊，小松树的门打开，钻出一只小松鼠。它
们可没想到，打呼噜也会招来这么多的朋友。

住在树上的猫
老猫躺在浴缸里，只露出猫头和猫尾巴，浴室

里满是泡泡。泡泡飘进厨房，从烟囱往外飘。“他在
玩什么魔术？”大家都很奇怪。泡泡装满老猫的房
子。不好，房子要飘走啦。幸亏麻雀来帮忙，它们把
老猫的房子卡在树杈里。“太好了，今后我就住在
树上了。”老猫说，它觉得，这样离星星特别近。

小水精
小水精进城逛逛，他身上充满了鱼腥味，背后

总是跟着一只猫，猫远远的、悄悄的。没人发现他是
水精。傍晚，他饿了，用珍珠买了一个面包。面包店
老板捉住了他，想获得更多珍珠。老板的儿子却放
走了他。小水精回到水底，时常想起那只猫和那个
面包店老板的儿子，至于面包店老板，他早忘啦。

蓝海贝
蓝海贝生活在海底，他跟着透明的水母，水母

不喜欢蓝色，他又跟着蓝鲸，蓝鲸用大尾巴把他甩

得远远的，一直甩到了沙滩上。他被埋在沙子里。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他被挖出来了，他看见蓝色凉
鞋，蓝色水桶，蓝色短裤，蓝色汗衫，噢，一个男孩
站在蓝色大海边，蓝色天空下，男孩说，蓝海贝，我
太喜欢蓝色了。

兔子和木房子
小兔对木房子说：“快开门，我要当主人。”

房子突然变小，小兔进不去；中兔也说：“快开
窗，我要当主人。”木房子又变小，中兔也进不
去；大兔看到小小的木房子，说：“我来造大一
点。”大兔辛苦地造房子，小兔、中兔也来帮忙。
忽然，木房子变得像原来一样大，打开了门窗，
大家进去快乐地游戏。

树和风筝
老鹰风筝落在一棵树上，树用枝条紧紧地缠

住了它。 拥有一只“老鹰”，树很快乐。 老鹰
风筝挣扎着，它一点也不快乐。日出日落，风风
雨雨，老鹰风筝渐渐褪色，它叹着气：这辈子，
我没有机会飞了。 树听见了风筝的悲伤，松开
了枝条，老鹰风筝飞远了，消失在天边。 树有
些不舍，但很快乐。

兔子的红树叶
下午，阳光让树林变得透明，一只兔子带着女

孩捡树叶，夕阳西下，兔子送给女孩一片红树叶，
并说，想念的时候，拿出红树叶，喊：叶子兔子兔子
叶。兔子就会出现。女孩觉得，这个下午真美，她获
得了需要时就会出现的朋友。尽管她不知道兔子
的名字，也不知道它的家在哪里。

蚯蚓和种子
蚯蚓和种子住在黑黑的泥土里，春天种子发

芽了，长成小苗到了泥土上，蚯蚓决定把家搬到泥
土上。小苗长成了高高的树，开花、结果，忙忙碌
碌，还有了小鸟朋友，树听不见蚯蚓说话啦。秋天，
小鸟飞到南方去了。树上的果子落下来，果子里的
种子撒落地上，蚯蚓又要搬家啦，他和新的种子住
在黑黑的泥土里。

冬天快来了
枣树上的乌鸦对女孩说：“冬天快来了，我要

飞走，最后一个枣子留给你。”女孩送乌鸦糖纸披
风，迁徙路上遮风挡雨；青蛙说：“冬天快来了，我
要冬眠，最后一个莲蓬留给你。”女孩送青蛙手套，
冬眠更温暖；稻草人没礼物送，默默无语，女孩说：

“没关系，我的红围巾送给你。”冬天来了，大家很
温暖。 （插图：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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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童话

鼹鼠的一天（外二十一篇）

□王一梅

恭喜！当你看到这段文字时，就意味着你可以
平安地活到下一个生日。是的，就是你，正在翻书
的你！别把书放下！我现在极其严肃地跟你说我的
忠告！

这是我的故事，我家人的故事，但很可能也会
成为你的故事。在这点上，我们都一样，相信我吧！

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我就直接
开讲了，你努力跟上！

我的名字是马克西，今年十四岁，现在和我的
家人住在一起。所谓家人，也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五个孩子而已。

我们，嗯，怎么说呢，可以说算是个奇迹。这可
不是自我吹嘘，我们这样的孩子你可从未见过。

基本来说，我们还算挺酷的，都是好人，也很
聪明，但绝不是泛泛之辈。我们六个——我、方、依
吉、纳吉、气筒、安吉尔——都是被一群最病态、最
令人毛骨悚然的科学家们创造出来的“杰作”。他
们把我们当成实验品，让我们拥有百分之九十八
的人体机能，剩下的百分之二则能起到想象不到
的重大影响，让我详细地告诉你吧。

我们在“学校”长大，这是个半实验室半监狱
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像小白鼠一样被关在笼子
里，而我们现在能思考和说话实在是个奇迹。当
然，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在“学校”里，还有另一项趋于成熟的实验：制
造半人半狼的掠食者。他们被称作“清道夫”。他们
一个个强硬、敏捷，难以控制，看起来似人，需要时
却能变异成狼人，身披毛发，牙尖爪利。他们是“学
校”的守卫、警察和杀手。

对清道夫们来说，我们就是六个移动靶——
拿聪明人做对手是他们的乐趣。总的来说，他们想
把我们的喉咙咬断，让我们彻底地从这个世界上
消失。

但我还活得好好的，在跟你们讲故事呢，不是
吗？

这个故事会发生在你身上，也会发生在你的
孩子身上。不是今天，就是在不远的将来。因此，千
万千万要相信我说的话，我历尽千难万险，告诉你
们我和我家人的遭遇。你们一定要记住：

读这本书，一直读下去，不要让任何人打断
你。

——马克西，还有我的家人：方、依吉、纳吉、
气筒、安吉尔。

欢迎来到我们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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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危险时，最有意思的莫

过于不管你遇到什么状况，都似乎已离你千里之
外。比如说，现在。

“跑起来！加油，跑啊！你知道你可以的！”
我喘着粗气，脑子在高速运转——我可是为

了我的小命而奔跑啊。我只有一个目标：逃走。其
他的都不重要。

我奋力向前跑着，手臂被荆棘划破，没什么大
不了；我光着双脚，似乎每一块锋利的石头都来趁
火打劫，不过这不成问题；我的肺因呼吸而疼痛，
但我能应付得来。

只要能拉远我和清道夫们之间的距离，什么
样的疼痛我都能忍受。

是的，清道夫。那些半人半狼的变异生物，经
常都是全副武装、嗜杀成性。现在，他们就在我身
后。

明白了吗？就是这种情况，把一切事物都从我
身边赶走，赶得远远的。

“快跑！你比他们都快，你可以跑过任何人！”
我从未离“学校”这么远过，现在已完全迷路

了。但我的胳膊还在不停摆动着，双脚踏过一片矮
树丛，眼睛焦急地扫视着前方昏黄的光。我可以跑

过他们，只要能找到一块足够大的空地，这样我就
能……

哦，不，该死，不要啊！那些古怪的寻血猎犬循
着森林中的气味向我追来，嘶吼个不停，让我头晕
目眩。我可以跑过人——所有人，包括只有六岁大
的安吉尔，但没人能跑赢这么一只大狗。

“狗啊狗，你们快走吧，让我再多活一天吧！”
他们逐渐逼近，前方的丛林里透过些许昏黄

的光线。是空地吗？必须得是！一定要是啊！只有空
地能救得了我。

我挺起胸，在树林里冲刺，身上渗出的冷汗闪
着亮光。

到了！
“哦，不，天哪！”
我手臂摆动着，脚拼命蹬着地上的岩石，努力

让自己停下来。
在我前面的并非空地，而是悬崖。陡峭的岩石

垂直延伸下去，深不见底。身后的森林里到处都是
口水横流的寻血猎犬和发了疯的全副武装的清道
夫。

两条路横竖都是死。
寻血猎犬们兴奋得狂吠不止，它们找到了猎

物：我。
我往死亡之崖下稍看了一眼。真的，现在我别

无选择。如果你是我，你也会和我一样选择。
我闭上眼睛，张开双臂，让身体从悬崖边落

下。
清道夫们在悬崖边愤怒地咆哮着，猎狗也歇

斯底里地叫个不停。接着，进入我耳朵的，就只有
空气快速流动时大风刮过的呼呼声了。

那一秒钟真是见鬼的宁静！想不到，我居然笑
了。

接着，我深吸了一口气，尽可能快地张开了我
的双翼。

我的翅膀长约十三英尺，白色的条纹之间掺
杂着一些棕褐色的小斑点，像极了人脸上的雀斑。
空气托住了翅膀，猛地一下，我开始往上升，好像
刚扯开了降落伞一样。

给自己的备忘：不要突然张开翅膀。
战战兢兢的我用尽浑身力气，一上一下地挥

动着翅膀。
天哪，我真的在飞，就像我以前梦见的一样。
悬崖底部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渐渐离我远

去。我大笑不已，猛地向上飞去，感受着自身肌肉
的力量，感觉空气从我辅助飞行的羽毛间呼啸而
过，风儿慷慨地将我脸上淋漓的汗水吹干。

我猛地飞到了悬崖上方，将目瞪口呆的寻血
猎犬和怒火冲天的清道夫们抛在身后。

其中一个脸上毛茸茸、满口阴森白牙的家伙
举起了手中的枪，我那破碎不堪的睡衣上多了一
个红色的光点。想要我的命？没门儿！我这么想着，
向西急转而去，让阳光直接射在他那急红了的眼
睛上。

今天想要我的命？绝对没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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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猛地从床上直直坐起，手捂着心。
我不由自主地检查着睡衣，没有红激光点，也

没有弹孔。我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般倒在了床
上，浑身瘫软。

天哪，我恨这个噩梦！它总是千篇一律：先从
学校逃走，后面的清道夫和寻血猎犬穷追不舍，接
着我从悬崖上坠落，忽然一下子，我又飞了起来。
每每从这样的梦中醒来，我都觉得自己刚刚离死
亡不过一线之遥。

给自己的备忘：和自己的潜意识聊个天，鼓舞
一下它，争取下次做个好梦。

今天很冷，但我还是强迫自己离开了舒适的

床。我满身汗水，不过令我惊奇的是，纳吉居然把
要洗的那堆衣服拿走了。

大家都还在睡梦中，我可以享受一下片刻的
宁静，接着就要投入繁忙的一天了。

去厨房的路上，我从大厅窗户望向窗外，一切
是那么美：晨曦从山顶缓缓地绽放出金色的光芒，
清澈的天空，山峦内侧隐匿着黎明前的黑暗，全世
界仿佛只剩下了我自己。

我和家人一起，在高高的山上，非常安全。
我们住的房子从外面看起来像个立起来的字

母“E”，E的那几横采用悬臂的方式建造，将房子
支撑在一个陡峭峡谷的上方。每每望向窗外，我都
觉得自己飘浮在半空中。要是把“酷”分成十个等
级来打分的话，这房子绝对能轻而易举拿个十五
分。

在这里，我们一家人都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
在。我说的自由，是真真正正的自由，因为我们不
再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了！

关于那段漫长生活的故事，还是留着以后再
说吧。

住在这儿最美好的事就是，绝对没有成年人
的打扰。我们刚住过来时，杰布·巴彻尔德就像爸
爸一样照顾着我们，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们都没
有父母，但杰布对我们的关心程度和亲生父母相
比一点儿都不逊色。

两年前，他突然不辞而别。我们都知道他一定
是去世了，但大家都不愿意提起这件事。现在只剩
下我们自己照顾自己了。

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告诉我们该吃什
么，什么时候上床睡觉。当然了，除了我，我的年纪
最大，因此我努力让一切都正常运转。这工作难度
不小，而且没人感激我，但必须得有个人承担起责
任来。

我们没有上学，不过还好这里可以接入互联
网，让我们可以获取信息，不至于成为文盲。我们
没有老师、医生，也没有社工前来敲门。道理很简
单：只有没人知道我们在这儿，我们才能活下去。

我在厨房里弄吃的，忙得团团转，这时突然听
到身后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早上好，马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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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气筒！”我向他问好，接着看着这个

八岁大的孩子重重地坐在餐桌前。我摸摸他的背，
在他头上亲了一下。当他还是个小宝宝时，我们就
叫他“气筒”了。我们能说什么呢？这孩子的消化系
统真的是有问题，所以只能给大家一个忠告：待在
上风处。

气筒朝我眨眨眼，那双湛蓝的眼眸充满着信
任。

“早饭吃什么？”他挺直身体坐好，闪亮的金发
调皮地在头上乱翘，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幼鸟柔软
的羽毛。

“嗯，是个惊喜。”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吃点什
么。

“那我去倒果汁吧。”
听了这话我简直心花怒放。气筒和他的小妹

妹安吉尔都是特别特别懂事的孩子。六岁的安吉
尔和他是我们中惟一有血缘关系的兄妹。但无所
谓，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家人。

过了一会儿，高大、苍白的依吉也无精打采地
踏进了厨房。

他闭着眼，准确地倒在沙发上。双目失明的他
只失过一次手，那次我们都忘记告诉他家具的位
置变了，让他吃了不小的苦头。

“嘿，依吉！赶快醒过来吧！”我说道。
“才不！”他睡意十足地哼哼着。
“好吧，”我说道，“那就别吃早饭啦！”
我带着美好的愿望在冰箱里翻找着——希望

食物仙女来过了，赐予我们美食——直到发现有
人在戳我的脖子。我赶忙直起身来，回过头去。

“你可以停下来了吗？”我呵斥道。
方老是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们旁边，都不知

道他打哪儿冒出来的，简直就像幽灵一样。他镇定
地向我问好，着装整齐，面露机警，长长的黑发梳
起来在身后轻轻地荡着。他比我小四个月，却比我
高四英寸。“停什么？”他依旧那么镇定，“呼吸吗？”

我翻了个白眼：“你心里清楚！”
依吉晃晃悠悠地站立起来，嘟囔了一声：“今

天吃蛋吧。”我想我要是个家政机器人，就不会因
为这个眼睛失明，还比我小六个月的家伙的厨艺
比我好而感到困扰了。

不过我不是，所以只有庸人自扰了。
我看了一下厨房里的状况，早饭就快好了。

“方，你来摆桌子吧。我去叫纳吉和安吉尔起
床。”

这两个女孩一起住在最后一间小卧室里。我
推开房门，发现十一岁的纳吉还裹在被单里呼呼
大睡。她嘴巴紧紧地闭着，都认不出来是她了，我
看着她静静地想着。她一醒过来，我们就喊她“大
嘴纳吉”，因为她总是“纳吉”怎样怎样地说个不
停。

“嘿，亲爱的，”我轻轻推了下她的肩膀，“起来
吃饭啦！”

纳吉眼睛眨巴了一下，棕色的眼睛勉强睁开。
“什么？”她含混不清地说道。

“又是新的一天了，”我说道，“快起床洗把
脸！”

纳吉呻吟了一下，用手臂撑着勉强坐了起来。

卧室的另一边，薄薄的布帘隔出另一个角落
来。安吉尔总是喜欢待在舒适而狭小的空间里。她
的床就在布帘后面，像一个鸟窝，里面塞满了各种
动物玩具、书，最多的是她的衣服。

我微笑着拉开布帘。“嘿，你都已经穿好衣服
了！”我身体前倾，拥抱了她一下。

“你好，马克西。”安吉尔边说话边从领口捋出
一缕金发，“能帮我扣一下纽扣吗？”

“没问题。”我让她转了个身，开始帮她的忙。
我非常非常爱安吉尔，这话我从来没对任何

人说过。也许是因为我从她还是个小婴儿起就开
始照顾她吧，又或许是因为她这个孩子特别懂事，
而且把自己照顾得井井有条。

“或者就是因为我像你的妹妹！”安吉尔转过
身来看着我，开口说道，“但别担心，马克西，我不
会告诉别人的，而且我也最喜欢你了！”

她用细小的胳膊抱住了我的脖子，在我脸颊
上留下了一个轻吻，我也用力抱了她一下。

哦，对了，安吉尔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她会读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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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去摘草莓，”安吉尔一边吃着炒蛋，

一边坚定地说道，“它们已经成熟了。”
“好啊！那我和你一起去吧。”气筒说道。接着，

他又释放了那每日必行一次的臭气，自己偷笑起
来。

“哦，天哪，气筒！”我非常不满地叫道。
“快……防毒面具……快！”依吉抓着自己的

脖子，仿佛快要窒息死了。
“我吃完了。”方迅速起身，把他的盘子放到了

水池里。
“对不起。”气筒机械地说道，但仍旧不停地吃

着。
“那我们大家一起去吧！”我说道。
我们来到外面，放眼仰望，晴空万里，没有一

丝云彩。这是五月里第一个真正的热天。我们提上
小桶和篮子，跟在安吉尔后面，来到了一大片野草
莓地。

她抓着我的手，开心地说道：“要是你想做蛋
糕的话，我就可以做一点草莓松饼了。”

“马克西会做蛋糕了，真是天大新闻！”我听见
了依吉的声音，“安吉尔，还是我来做吧。”

我跑了过去，大声说道：“哦，谢谢你了！虽然
我不是个好厨师，但是你别忘了，想踢你屁股还是
很容易的！”

依吉不禁大笑起来，举起双手表示抗议。纳吉
则拼命憋着笑，连方都笑了。还有气筒，他那样子
看起来搞笑极了。

“你刚是不是又……”我问气筒。
他笑了起来，耸了耸肩，试图让自己的表情严

肃起来。自打他三岁起，我就知道他有可以模仿出
各种声音的能力了。

我已经记不起气筒究竟模仿过多少次依吉和
方的声音了。这天赋是一份来自黑暗的礼物，不过
他并不在意，还把这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自得其
乐。

那只是另一个颇为诡异的能力，我们几乎人
人都有这么一手，不管是什么，都为生活增添了不
少乐趣。

突然，站在我旁边的安吉尔紧紧挨着我，接着
发出尖叫声。

我震惊地望着她，接着一群鼻子似狼、露着尖
牙、眼睛里闪着血红之光的东西像蜘蛛一样从天
而降。

是清道夫！这回我不是在做梦！
（【美】帕特森著，黄静雅译,接力出版社,2012

年1月出版）

天使改造计划
□帕特森/著 黄静雅/译

■书 摘


